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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初福建潘田铁矿开发的

资本博弈与政治角力 

张 侃* 

摘 要：矿产和铁路作为中国近代产业经济的重要内容，是各种资本进行博弈的主要对象，

同时与形成了资本的控制和反控制。资本活动背后是经济-政治势力的综合作用，由此也导致

了诸多的政治交涉。福建潘田铁矿偏处东南，因优质矿藏引发了矿业开采权、勘探权、使用

权的争夺，华侨、台湾巨贾、官僚、大买办商人、福建士绅、地方社群、日本势力以及政府

官员均参与其中，产生了复杂的资本博弈和政治角力关系。为了获得利益，运作手段也极为

多样，诸如借壳运营、抢注采矿权，既利用了制度不完善所导致的套利机会，也不惜动用政

治权力予以抢夺，折射了中国近代工矿企业发展的复杂形态，其内涵已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

由此揭示，中国近代企业成长过程并非单纯的经济制度或技术条件可以说明的，还要充分考

虑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度环境，地域社会内部的商人与官绅的博弈，以及传统势力与近代资

本的种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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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历程中，矿产和铁路开发作为产业经济的重要内容，其制度运作和技术引进影

响了近代经济变迁的整体趋势。与此同时，各国以优势的经济力量渗透到矿权和路权的争夺，形成了资本

的控制和反控制的角逐。资本流动的背后是经济-政治势力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诸多中外的政治交涉。学

界已围绕汉冶萍公司、开滦煤矿、福公司等大型工矿企业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中外资本斗争、互动的

基本形态。相比较而言，已有成果对偏处东南的福建矿业开发论述不多，还没有形成为较为深刻的认识。

福建近代矿业开发的历史进程虽然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变迁相呼应，但因区位特征而形成的社会经济传统，

其内涵又具有特殊的一面，其中矿业资本构成较为复杂，掺杂着官僚资本、华侨资本、台商资本、日本资

本的复杂博弈。除此之外，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经济利益争夺背后的不同政治权势也呈现出了不同于其

他地区的面貌，其中北京国民政府、福建地方政府、日本政府及在台湾的殖民统治集团、福州官绅、闽南

华侨、地方势力也卷入其中，形成了多元的政治角力。各种力量在矿业上的缠绕、争斗与拉锯，往往导致

————————————— 
 * 张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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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激化，诸多投资计划因此以失败告终。本文即运用北洋政府农商部档案、福建省档案馆所藏档案、地

方志、人物传记等资料以学界尚未深入论述的安溪潘田铁矿进行分析，通过一个投资失败的典型案例讨论

矿业开发背后存在政治与经济、地方与中央、国家与社会、中国与外国的多重构造，并揭示矿产投资的利

益群体的资本运行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一、吴资深投资潘田铁矿与借壳经营 

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华投资逐年增长，各国资本争先投资矿产等原生资源，采取各种方

式进入矿产丰富地区进行勘探或申办公司。①面对外资涌入矿业开发的状况，清政府逐渐采取了一些防

范措施，兴起了具有“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收回利权的运动。②在此情形之下，福建地方官员采取吸

引海外华人资本进行矿业投资的措施，并得到积极响应，“自民国元年，南洋闽侨回国办矿者数十团体。

其中最著者，如新加坡闽侨林文庆等所组织之资本团，拟集资 2000 万元，开办福建实业银行及全省路

矿事业；怡保闽侨黄怡益等组织福琯路矿公司，拟集资 200 万元，领办福州至琯江一带之路矿；仰

光闽侨杨奠安等组织龙岩路矿公司，拟集资 800 万，领办龙岩至漳一带路矿。一时闻风而动者不知

凡几”。③ 

在福建各地矿产中，闽南铁矿产于花岗岩中，铁砂被水冲洗而出积淀在河底，与泥沙混合，民众经过

淘洗，即可获得铁砂。明清时期，安溪的潘田铁矿曾得到大量开采，并利用当地丰富的木材资源而设立了

诸多土炉，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铁冶业。④甲午战后，英国商人法乐与华商郑立勋请求开采安溪尖峰、五阆、

尾崙等地铁矿。⑤后在福建官绅要求收回矿权的过程中，此举“亦罢议矣”⑥。在招引华侨资本时，东南亚

侨商胡子春看中了安溪、永春、德化等地的铁矿，向农商部提出开办申请。⑦由于福建政局动荡不利于投

资的顺利展开，胡子春后来将投资重点转向了海南岛，开采计划搁置。此时，吴资深等人投资安溪潘田铁

矿，成为了一位较为重要的投资人。吴资深（1868—1928），原名吴海，字瑞清，学名道源（也是户名），

教名约翰，原籍嘉义县牛挑湾人，后因在台南求学，遂落籍台南。⑧他原系台南神学校毕业生，1888 年进

————————————— 
① 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 

② 阮忠仁：《清季经济民族主义运动之动力、性质及其限制的检讨（1930—）：以“绅商的新式企业利润需求面”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

1990 年第 18 期。 

③ 胡荣铨：《中国煤矿》，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第 430—431 页。 

④ 明清方志记载，如“铁矿山、铁场：在感德里，地名潘田。国朝宏治初，立铁炉八座扇炼，递年纳课。……外县人业作，转贩得利”[（嘉靖）《安

溪县志》，卷一，地舆]；“其山产铁，煮铁之民聚五方，民衣食焉”，[《闽书》，卷三十八，风俗志]；“感德潘田诸乡，产铁处也。有公冶，有私

冶。公治，官收其税，私冶，无取焉。作冶者，皆汀漳旁郡人”，[（乾隆）《安溪县志》，卷四，风土]。 

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 5 册，1960，第 2965 页。 

⑥ 福建人：《闽警》，第 34 页，上海复初书社 1904 年，福建省图书馆藏本。转见苏翔天：《林森传奇》，第 275 页。 

⑦《商务官报》，光绪三十年第七期（公牍），第 7 页。 

⑧ 赖永祥：《黎明期台湾西医师承录》，《教会史话》1990 年第 1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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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旧楼医馆跟随安彼得医生（Dr. Peter Anderson）学习西医，成为正式医生。后开设西药房“存养堂”，并

曾担任清军军医。吴资深为台南重要的宗教人士，一直热心于基督教事业①，大约在 1909 年从台湾来到厦

门鼓浪屿行医，曾任厦门新街堂长老。② 吴资深从台湾来到厦门行医和传教，参与了福建的路矿实业投资，

在农商部报告自述说： 

资深自前清三年起，以吾国天产丰富，矿山极多，而尤以安溪、德化、永春三县铁矿为最

著，爰即聘请矿学博土王宠佑同行，调查安溪、德化、永春三县铁矿。经前闽浙总督松及省议

会均极赞成。正在进行间，遽因改革事起，事虽中辍。至民国元年，随即购置安溪三县等煤矿

山十余区，禀请闽都督府财政司饬县给发契执，先就铁质最佳之安溪县感德里潘田乡阆山地区

先行开办。③ 

根据后来 1914 年的调查，吴资深所言基本属实。宣统元年，吴资深在鼓浪屿居住，登记为厦门居民，

住宅编入门牌。民国成立后，他以华宝公司的名义申请调查安溪矿产行旅执照，即勘矿执照。1912 年 11

月，福建实业司核准吴资深放入请求后，派遣王宠佑、娄志纯两矿师实地探矿。经过矿产调查之后，王

宠佑认为安溪“铁质精良，可以开采”。于是，吴资深出资购买了 18 处矿地，其中铁矿 5 处，煤矿 13

处。④1912—1913 年间，吴资深向安溪等县交纳契税，矿地产权得到确认，“皆吴瑞清个人名义出资购得”。

吴资深通过契据确认的铁矿占地面积较大，根据后来永德安公司合同记载，德化上丰乡铁矿面积为 2695

亩，德化绮阳乡铁矿面积为 2700 亩，永春内坑乡铁矿为 20 050 亩，而潘田铁矿因为是整座五阆山，达

10474.3277 亩⑤。各铁矿地段标明四至如表 1： 

 

 

————————————— 
① 1901 年 8 月，向台南诗人、南社社长赵云石购得现位居台南市公园路 6 号（原称：沟仔底、或溪仔底）的六百余平土地，以供兴建教堂之用，将

该新建之会堂命名为太平境教会。吴学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研究 》，2006，第 58 页。 

② 1903 年，吴资深与许廷光、王震农、陈石秋等人组成台南天足会。1908 年，吴资深担任台湾长老会北部教会长老，创立“传教慈善会”，募集资

金，鼓励各教堂互通有无，促进教会财务独立。后来其宗教信仰有所转变，“约在 1925 年间，吴长老改信真耶稣教会（The True Jesus Church），

重新接受浸礼，除向亲友作见证外，并率先带领其家人归入真耶稣教会。后来，他和黄呈聪（伊莱沙）、黄呈超（基甸）、王庆隆（杰里迈亚）、

黄醒民（但以理）等人共商回台湾传教事宜，邀请传道者张巴拿巴、郭多马、高路加等人来台传教”。吴资深在 1928 年 3 月 13 日逝世。后人评

价吴道源，“多采多姿，虽为一名医生，但关心教会圣工及社会公益事业，诚为值得尊敬的一位人物”。杨森富：《吴道源医生事略》，《圣灵月刊》，

2002 年第 303 期。 

③《吴资深陈述安溪等县矿权被夺恳请维护致农商禀》（1915 年 10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泉州市地方志编委会、鲤城区地方志编委会编：《民

国时期泉州地区档案资料选编》，1995，第 197 页。 

④《吴资深陈请办矿恳予立案保护禀》（1914 年 7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档案出版社，1991，

第 597 页。 

⑤《永德安煤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林长民等陈报增减禀请人并附送修订公司章程等件禀》（1915 年 12 月 14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

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档案出版社，1991，第 6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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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吴资深所购五处铁矿情况统计表 

县属 位置 矿地名 四至 

德化 

尤中里绮阳乡 矿山岐、荒田坪、草仔湖、凹崛湖仑 上至路、下至坑圳头亨言仑中，左至顾元亨宫园，右至瓦寮格脚 

尤中里上丰乡 右丰山羊稠坑矿洞 
上至崎顶，下至孙启、林业清炽柏子沏苑等林为界，内至尼姑落山，

外至清炽火路为界 

永春 三都内坑乡 山武后 上至仑，下至田，左至坑直上，右至大路 

安溪 
感化里潘田乡 五阆山 

上至五阆山头，下至坑田，南至青洋山，北至雪山，溪水直落东磔

山岭 

感德里潘田乡 仙人抱石及陈炉坪 该山全座，界址四至俱至坑田 

矿业开采需要其他配套产业。除了设备、工具、技术外，需完善的运输体系以便矿石外运，因此需配置

专用线路与港口接通。吴资深等人获得了矿地产权，王宠佑就向当时中国和远东最大的煤铁钢联合企业—

汉冶萍公司提议：“厦门资本家在福建安溪县地方组合华宝矿务公司采矿，因与本公司营业有同点之关系，

拟为联络之计，以期彼此有益”。此时的汉冶萍公司经过盛宣怀的资本改造后，成为了商办股份制公司，

其正式名称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股份公司”。汉冶萍公司业务范围为采矿、炼铁、开煤三项，工业化

设施完善。在招募股份过程中，经过王宠佑中介，吴资深与汉冶萍公司接洽，并商定了开发、附股的草合

同稿。①1913 年 4 月 18 日，汉冶萍公司董事会讨论草合同条款，其情形如下： 

经理报告：王君宠佑介绍厦门资本家在福建安溪县地方组合华宝矿务公司，采矿炼铁，因与

本公司营业有同点之关系，拟为联合之计，以期彼此有益。现与之商订草合同稿，请公阅，并谓

该资本家不久回闽，请审查通过后，即便缮正签字等语。 

公议：以专销萍煤及代售该公司出铁为最要，其余代为购机雇匠各条，均属可行，惟“附股”

一层，目下公司困难已极，尚须斟酌，应送请会长核定。② 

盛宣怀赞同开展此项合作，董事会讨论意见稿交到他那里之后，他将“附股”改为：“汉冶萍于华宝

另设之新公司担认有确实资本时，愿附股份若干，届时视汉冶萍之力量，由董事会与股东会公议定夺。”4

月 25 日，汉冶萍公司董会同意附股合作并进行决议。1913 年 4 月 28 日，双方订立正式合同，内容如下： 

订明合同草约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下文省文称“汉冶萍公司”）及华宝矿务公司（下

文省文称“华宝公司”）。今因华宝公司于福建安溪县探得感德里潘田铁矿一所及附近一带铁矿，

经与业主议定，统归华宝公司聘请矿师，详细勘验，预算报告，另设公司鸠集资本开办。故愿与

————————————— 
① 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 521 页。 

② 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 5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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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冶萍公司联络合办各该铁矿。兹将议定办法草约各条款胪列于左： 

一、华宝公司与业主议允所有上开各铁矿，由华宝公司资聘矿师，详细勘验，筹划开采办法。

勘得该矿等铁苗畅旺，堪以开采，决议另立公司，集资本五百万或一千万元，作开矿及建厂炼铁

之用。 

二、汉冶萍于华宝另设之新公司担认有确实资本时，愿附股份若干。届时察酌情形，视汉冶

萍之力量，由董事会与股东议定夺。倘新公司需用工程及事务练达人员，汉冶萍如有人才当照派

出该项人员，协同新公司办理矿厂事务，其薪金若干照汉冶萍定章，先与新公司商妥，归其支给。 

三、新公司所需炼铁焦煤，汉冶萍公司愿按照公道价钱售与新公司。又允于所售焦煤价内酌

提盈余，充作股本。 

四、新公司所需开矿及建厂炼铁一切机器、锅炉，如欲汉冶萍公司代买时，汉冶萍公司应担

认代购，临时妥订购法约章。 

五、新公司所需矿务材料，可由汉冶萍代购，及新公司所炼得之铁，亦由汉冶萍代售，经手

售铁之佣金，按每百两抽若干两，以作酬劳。以若干年为期，期满听由新公司买卖自由。惟所代

购代售者，均当与新公司妥商方能实行。 

六、开矿必须筑铁路，由矿场至泉州海口，再由矿场至萍乡，亦应筑铁路，直接该路。暂由

华宝公司运动中国铁路总公司建筑，如不能照筑，俟政府核准后，汉冶萍公司当可介绍外国资本

家借款建筑，以期彼此实得联合之利益。 

七、新公司成立后，彼此再订立正约，筹划进行。届时华宝公司所欲调查汉冶萍之铁矿铁厂

一切情形之有裨于新公司取法，而无碍于汉冶萍公司者，汉冶萍须尽义务，倾心相告，使华宝公

司得有把握筹划也。 

八、汉冶萍与日本所订购买大冶矿石合同内，载明不得另买他处矿石，华宝公司自应查照。此

后华宝公司既愿与汉冶萍公司联络一气，则彼此售铁价目，自不得互相跌价争轧，以期彼此维持。 

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董事会会长盛宣怀 

经理李维格 

华宝矿务公司代表吴瑞清、王宠佑 

中华民国二年四月二十八日① 

在合同文本中，吴资深和王宠佑是以华宝矿务公司代表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华宝矿务公司创办人

之一翁松村很早参与了福建路矿投资活动，翁松村的融资活动中，可能与吴资深等人有接触。而另一发起

资人容觐彤（Morrison Brown Yung）是容闳长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矿科博士。王宠佑为东莞人，也在哥

————————————— 
① 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 5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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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比亚大学就读，获采矿与地质硕士学位。容觐彤、王宠佑一起在福建勘探，因同乡同学关系而成为华宝

公司投资人。由此可见，吴资深不是华宝公司的主要股东与发起人，华宝公司只是他和王宠佑等借以与汉

冶萍谈判的外壳而已。汉冶萍公司也此心知肚明，因此在合同规定得非常清楚，即吴资深需要另立新公司，

并筹资 500—1000 万。于是，吴资深发起并创办了福建永安铁矿股份有限公司，以负责潘田等地铁矿的采

炼业务，公司取名“永安”，即是矿产位于永春、安溪的意寓。① 

吴资深复在潘田乡间闻汉冶萍公司又派中国矿师，按日人所绘图说，复往详勘一次。1914 年 4 月 25

日，吴资深到省府交出与汉冶萍公司所订草合同底稿（合同底稿另纸抄录）。据吴资深云，此项合同系于

（中华民国二年）4 月，以华宝矿务公司代表名义向汉冶萍公司订立，合同正稿存在华宝矿务公司。嗣以久

未兴办，汉冶萍公司来函嘱将前订合同作废，一时因办法未定，未即答复。现在如欲废弃合同，甚属容易。

福建巡按使因该时中日交涉尚未解决，忽然提起废约问题，或恐转生耪镐，遂嘱吴资深暂时不必向汉冶萍

公司提出废约之议。 

二、福州官绅世家染指矿权 

1913 年，工商部修订了矿业法规，要求申请采矿公司必须就公司名称、资金、代表、股份、股东、矿

区经界、矿区面积等项具文绘图。吴资深与汉冶萍公司签订合同并成立永安公司后，聘请爱丁堡大学毕业

的南安籍专业人员雷文铨（幼西）担任工程师测量铁路线并绘制矿区明细图，向矿务管理机构呈文申请采

矿权。北京政府受文后，即委派佥事林先民和技正张景光赴闽调查矿务。1914 年 4 月 17 日，林先民等人

到达福州，向巡按使许世英说明了调查事宜。1914 年 4 月 25 日，吴资深到福州呈交与汉冶萍公司签订的

合同文本。②5 月 3 日，林先民等人来到厦门，检验吴资深的买矿地契，查明铁矿契据 7 张，2 张为租契，

5 张为买契，其中买契均为绝买契，并已缴纳验契税。5 月 6 日，林先民等又前往安溪勘察计划书中的矿

图以及铁矿开采的可能性，沿途并勘察计划书涉及的围头及金井开辟军港和商埠的方案。林先民等人的地

调查较为细致，不仅调查安溪等地矿苗的优劣状况，测绘了矿区图纸，并撰写了相关报告。③吴资深也参

与了这一过程，如其自述： 

四月二十二日，因许巡按使电饬暨南局总理林辂存，嘱资深来省接洽。资深遂即到省请见巡

按使、实业科长汪洋（子实）及前咨议官王善荃，面谕谓：“农商部已认许资深开办，并派佥事

————————————— 
①《吴资深陈述矿权被夺恳请维护致农南部禀》（1915 年 10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档案出版

社，1991，第 605 页。 

②《林先民等报告奉令调查福建矿务情形致农商部密详》（1914 年 7 月 1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

档案出版社，1991，第 592 页。 

③《林先民等报告奉令调查福建矿务情形致农商部密详》（1914 年 7 月 1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

档案出版社，1991，第 5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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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民、技正张景光二部员来闽协同资深设计勘验进行，并谓切勿误会有收归国有”各等语。即

于五月一号，资深同林佥事、张技正入山实地查勘。五月八日抵安溪。① 

根据这段话，还可以知道，许世英是通过林辂存与吴资深沟通的。林辂存原籍安溪，为林鹤年四子。

林鹤年是福建安溪人，曾侨寓粤东。1882 年（光绪八年）中举人，后宦游台湾。1895 年，清政府割让台

湾给日本，林鹤年、林辂存父子与林维源、林尔嘉父子相携内渡。林辂存曾在东南亚、日本和美国游历。

1911 年林辂存回国被选为福建谘议局议员和资政院议员，担任了暨南局总理，在侨胞中较高声誉。吴资深

与林辂存有交情，可能与共同居住鼓浪屿有关。吴资深在福州与许世英见面，同时面见实业科长汪洋和王

善荃。汪洋为安徽旌德人，同盟会员，许世英的亲信，当时身兼实业、教育两个科长。王善荃为安徽庐江

人，担任政务厅长。从林先民和吴资深的表述看，永安公司的采矿申请当时是按部就班地推进的，并未遇

到阻碍。变故与周折出现在 5 月底。5 月 29 日，林先民等回到厦门后，恰值许世英巡行闽海防务来厦门。

许世英通知他们在厦门等候汇报详情。许世英抵达厦门后，就向林先民等通告变更吴资深矿权申请之事。

原因是刘崇伟等人已向北京政府申领矿权，希望通过林先民将消息告知吴资深，并从中斡旋。1914 年 7 月，

林先民给农商部的报告描述了此情： 

晤巡按使后，使悉从中更动情形，即由巡按使将所以更动原由及不得已之苦衷密告吴资深，

并嘱其俟回省时当请来省议订合同，总能维持矿产，不至侵害其权利。吴资深始知刘崇伟请领矿

权，颇不乐意。因刘崇伟系蔡法平内亲，嗣知尚有林长民等在内，疑虑稍释。然总以数年经营被

人夺去为憾。先民、景光即将其不平之意密告巡按使。复由巡按使将此中各种关系及所以保全之

计，托暨南局总理林辂存转告吴资深。因吴与林辂存交情最厚，故吴资深得林辂存开导后，亦颇

以此种办法为然。② 

从上文表述来看，许世英作为外来官员，知道吴资深肯定有所不满，也深知刘崇伟等人为强夺行为，

于是委托林辂存进行解释。希望找到平衡方案维护吴资深的利益，而不是激化矛盾。吴资深得知此情后，

是相当恼怒的，正如他在 1915 年给农商部禀文中所抱怨的： 

六月十日，许巡按使出巡至厦门，资深又行趋谒，并嘱资深矿山契据，当即呈验无讹。翌日，

忽奉许巡按使传见，谓刻因要保护国权及资深固有权利起见，令资深借用刘崇伟等七人名义开办。

资深聆闻之余，不胜骇异，谓农商部既经承认资深办理，何必借用他人名义，且资深确系完全中

————————————— 
①《吴资深陈述安溪等县矿权被夺恳请维护致农商部禀》（1915 年 10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泉州市地方志编委会、鲤城区地方志编委会编：

《民国时期泉州地区档案资料选编》，1995，第 197 页。 

②《林先民等报告奉令调查福建矿务情形致农商部密详》（1914 年 7 月 1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

档案出版社，1991，第 5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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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按照条例，当然享有矿权，何以须借用刘崇伟之名义始可不碍国权。当经许巡按使谕，

谓此事不过公文上之行为，且谓资深前曾于汉冶萍公司缔结草约合同，恐引出外交上之困难等语。

经资深解释，与汉冶萍所结之合同原系草约，且意见不合，经许取销，岂得以此理由致资深丧失

开矿权利。而许巡按使始终坚执此词，并谓确系借用该七人名义而已，与资深固有权利确无损害

等语。并令张技正景光、林佥事先民转谕安慰，亦云借用刘崇伟等名义，实系外交上之抵制，资

深切勿误会，并嘱秘密不可漏泄。资深一介庸愚，以巡按使如此保证，敢不服从。及七月八日到

省后，晤见刘崇伟，则彼已执有开矿执照，令资深将所有矿区让与。然资深经此变动，大为震惊，

至此始知矿权为人阴谋取夺，且令将矿区无因让与，情实不甘，而许巡按使至此致函不复。 

1914 年 7 月，吴资深向农商部矿政司提出请政府为其矿地立案保护请求。农商部在 7—8 月发文给许

世英，要求保护吴资深的经济利益。8 月 25 日，许世英等人回复了农商部咨文，申明了福建当局的意见：

（1）吴资深在 1912 年 11 月只向福建实业司申请了到安溪矿产旅行的护照，并已被缴销。（2）福建实业司

并非发放到永春、德化勘察矿产的执照。（3）如果查明吴资深在永春、德化等地购置了矿地，将予以保护。

（4）吴资深曾申请到永春、德化勘矿执照，但并未得到同意。 

应该说，清末民初，政府尚未形成有效管理矿产开采的经验，也没有可执行于监管过程的法规章程。

1914 年 3 月，才颁布《矿业条例》及附则，对矿业的相关权益进行了区分。《矿业条例》第一章总则第一

条定义矿业：“探矿、采矿及其附属事业为矿业”；第二条明确“探矿权及采矿权为矿业权”。两条规定将

清代《矿务章程》中的勘矿权、开矿权转化为探矿权与采矿权。第二章第十二条则明确“矿业权者受政府

准许探矿或采矿之土地区域为矿区”。第四章明确土地与矿业权分开，第五十九条规定：凡金、银、铜、

铁、煤等经济价值较高的一类矿产，无论是否拥有地面的土地所有权，“应以呈请矿业权在先者，有优先

取得矿业权之权”。“因使用他人之土地矿业权者，应给地主及关系人以相当之偿金”。①许世英等人提交意

见以《矿业条例》中“矿业权”定义为基础，对“地权”与“矿权”进行了区分，认为吴资深如果出具契

据，承认其拥有矿地地权，但否认吴资深拥有“矿业权”。另外，北京政府为了明确矿区范围及产权，1914

年 4 月颁布《实施细则》84 条，5 月颁布《矿业注册条例》49 条。其中《矿业条例施行细则》第二十二条

规定，投资者申请成立开矿公司的呈文中应附有矿区图，农商部有程式标准和测绘方法： 

一、呈请地之地名及种类；二、呈请地之面积；三、南北线；四、缩尺；五、基点（于呈请

地之两端选定极显著之不动物以为基点）；六、测点及其号码（于呈请地之各隅定为测点，或立

界石以为测点）；七、境界线并基点、测点连结直线之方位及其丈尺；八、邻接矿区距离呈请地

————————————— 
①《袁世凯关于公布矿业条例令》（1914 年 3 月 11 日）、《袁世凯关于公布矿业条例施行细则令》（1914 年 3 月 31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

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档案出版社，1991，第 42、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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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三百尺以内之关系；九、在呈请地及其附近一带矿床之露头及其走向倾斜（砂矿等不在此例）；

十、呈请地及其附近一带之地形，并《矿业条例》第十三条所载各项。 

潘田乡铁矿是铁矿中面积最大、矿质最佳，是吴资深等人最早希望开发的铁矿。但是，当时山区土匪

猖獗，在安溪开展铁矿勘探与开采无法保证安全，吴资深等人才决定申请开采德化县尤中里绮阳乡、上丰

乡两处铁矿。1914 年 9 月 5 日，许世英等人查看吴资深提交的矿区明细图，认为吴资深等人提交的矿区图

并未有德化矿区图，要求其按照农商部的标准重新绘制申报，“据吴资深请试采德化县尤中里狮形山及羊

椆坑铁矿等。查核矿区图错绘方位，基点、测点亦未登载明白，连接直线之方法、邻接三百尺以内之关系

及附近地形尚未登载明白。仰则遵照部颁图式精细测绘”。吴资深认为这只是申报手续有误所致，与向农

商部申请的采矿优先权无关。为了补救缺漏，吴资深同雷文铨等人再次前往测绘，并在 12 月 10 日再行禀

请，并附上五份矿区详细图。①此时，农商部认为“铁矿为国家专营”，不接受探采铁矿的申请。1915 年 1

月 5 日，虽然许世英批准吴资深呈文上报农商部，但呈文被搁置，久未发表。②1915 年 2 月 19 日，吴资深

与许世英进行沟通，协商变通办法。于是，由许世英出面与农商部部长、陆军总长协商，以“开辟地利用

储军备”的名义进行开发。1915 年 4 月，陆军部也同意了该方案，农商部批准了呈文，同意办理手续，命

令吴资深“速备手续禀请事，公司章程及禀件均经实业科代为改正”③。可以看出，永安公司申请矿权的

周折与反复，与各级政府的矿业管理政策的不稳定有一定关系，导致了申报手续的“被缺漏”。 

吴资深申办矿权的周折与反复只是表面现象与借口，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权贵利用各种借口染指其中。

民国初年，福建政局较为动荡，各方势力把持地方事务，非闽籍官员需要得到地方实力派开展政务活动，

必须拉拢在地的世家大族，其中以福州世家最为显著。1914 年 5 月 3 日，许世英从司法总长调任福建民政

长，后改称巡按使，主管福建政务至 1916 年 4 月 19 日。④许世英之所以三番五次地与吴资深交涉，要求

吴资深“借用刘崇伟等七人名义”申请公司，背后就是福州的世家势力在起作用。刘崇伟即为居住在“三

坊七巷”的福州世家子弟。其祖父为刘齐衔，祖母为林则徐长女林尘谭。刘氏家族在福州、闽清、长乐开

设有德成、即成、复成、长兴、慎成、仪成等典当，且购置大量房屋、地产，出租取利。在福州开设的天

泉钱庄，对外放高利贷获利；对内以低利透款给典当业，再以高利息贷出，还曾发行信用流通券在福州一

带流通使用。这些大家族或世代为官、或世代经商或出国留学并兴办企业，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优势资源，

或有政治资本，或拥有巨额财产，或掌握了外国最先进的企业制度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社会生态

————————————— 
①《吴资深陈述安溪等县矿权被夺恳请维护致农商部禀》（1915 年 10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泉州市地方志编委会、鲤城区地方志编委会编：

《民国时期泉州地区档案资料选编》，1995，第 197 页。 

②《许世英关于开采安溪等地铁矿矿权一案处理办法密电》（1915 年 4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

档案出版社，1991，第 599 页。 

③《吴资深陈述安溪等县矿权被夺恳请维护致农商部禀》（1915 年 10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泉州市地方志编委会、鲤城区地方志编委会编：

《民国时期泉州地区档案资料选编》，1995，第 197 页。 

④ 徐天胎编：《福建民国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第 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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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这些大家族为了扩大家族势力和地位采取了世代联姻的方法，使得这些大家族组成了用亲情和事业

连接而成的复杂庞大的荣辱与共的利益集团，并牢牢地控制着福建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经济命脉。林、刘、

沈、郑、陈等各大家族世代联姻，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社会网络。 

福州世家子弟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在晚清社会转型中存在着分化态势，但总体而言，仍在维护着他

们作为一个阶层的整体利益。1909 年 12 月，福建成立福建政与会，“专以辅佐地方自治之不逮，并为咨议

局机关之助”为宗旨。该组织就包含了各路精英。主理干事为林长民、刘崇佑、陈之麟，评议员为高登鲤、

黄乃裳、林辂存、王邦俪、孟思培、卢初璜、黄士恒、萨君陆、杨展堂、林炳勋、椿安、吴曾提、连贤基、

郑祖荫、王孝缉、钟麟祥、马光祯、杨慕震、刘子达、王子懿，干事员为王振先、黄展云、何秀先、陈兴

年、刘道铿、张冠瀛、赵锡荣、陈遵统、刘崇伟、黄永筠。①这一群体不仅参与地方宪政与咨议，而且参

与实业经济活动。1910 年，刘崇伟、刘崇伦等五兄弟出资 4 万银元，林长民、陈之麟等也出资 8 万银元接

手耀华电灯公司，创办了“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辛亥革命后，福建政坛也基本由福州世家把持，刘氏兄弟的实业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电气公司需要

煤矿发电，矿业也成为了他们的投资领域。从上文提及的林先民和吴资深报告看，他们在 1914 年 5 月前

已提出了类似申请。吴资深请求农商部维护权利过程中，林长民等又于 1915 年 2 月 12 日以永德安煤铁股

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向许世英申请永春、德化、安溪煤铁各矿的开采权，并确定招收 600 万元股本。许世英

明知吴资深也在申请开矿权，仍以官督商办的名义批准和上报，“永安”与“永德安”仅一字之差，增加

“德化”之缩写而已，可见蒙混过关的意图。林长民等提交的永德安煤铁股份公司禀文中，涉及永德安公

司发起的七人名单（表 2），此即许世英向吴资深提及“刘崇伟等七人”： 

表 2 永德安公司发起人名单 

姓名 原籍 当时住址 备注 

李士鉴 直隶天津 唐山 启新洋灰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林长民 福建闽侯县 北京沟沿头 参政院代理秘书长 

刘崇伟 福建闽侯县 福州宫巷 福建银行总理 

萨福楙 福建闽侯县 北京琉璃厂 中国银行总裁 

马[草许] 安徽桐城县 北京化石桥 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坐办 

力钧 福建闽侯县 北京老墙根 近代医学家，曾任商部主事 

王重成 未知 未知  

在这份永德安公司发起人名单中，既有福建世家大族，如林长民、刘崇伟等人，也有福州在北京的官

宦，如萨福楙、力钧等人，还有北方资本集团周学熙企业的成员，如李士鉴来自启新洋灰公司，为安徽人，

————————————— 
①《闽省设立政与会之宗旨》，《申报》1909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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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周学熙、许世英同为安徽人有关。而许世英入闽出任福建民政长后，就任命林则徐之孙林炳章为省

水利局总理，可见其对福州世家倚重之深。 

 

三、“永德安”重组的利益转化 

吴资深在与以福州世家、北京官僚为背景的投资人进行角力的过程中，明显处于下风。鉴于经营安溪

矿产已有五年，“掷金钱拾余万”，不甘心“为他人所夺”，所以四处奔走呼吁。许世英对此有顾忌，认为

“前因吴资深经营有年，且执有地图，若办理过于操切，恐其铤而走险，转致别生枝节”，建议永德安公司

发起人刘崇伟等人收购吴资深的福建永安铁矿公司的矿地，“以资羁縻”。但是双方谈判并不顺利，“协商

不成”，于是提出按照《矿业条例》“第九十一条”由财政厅裁定。许世英意见倾向于刘崇伟等人，他向发

给农商总长周自齐的密电描述得很清楚： 

吴资深近来举动颇不正当，经实业科长举发报告，已由世英传至公署严切训诫，并已将其案密

交财政厅，遵照条例办理，以明权限而专责成。容俟该厅裁决情形如何，再行奉告。至督饬公司从

早开办一节，已召刘崇伟来署面筹一切，拟令先将该公司事务所成立，一面拟订招股章程登报招股。

并拟俟天气稍凉，请贵部特派技师率同本省财政厅矿务技术员，前往矿地实地测勘，详定实行开采

之标准。至该公司买收吴资深矿地，以及预备测勘及事务所需用各费，暂由福建银行先行筹借三万

元以资应用。该公司总理等职亟须举定，是否在闽开会选举，抑在京开会选举……大部主持一切，

必有成竹在胸。拟令刘崇伟即日赴京听候训示。且发起诸人多在京师，即使选举总理，尤觉便利① 

许世英密电勾勒了中央与省级政府辅佐福建权势力量介入矿业开采的用心。从许世英的角度而言，以

“买收”吴资深的产业为上策。由于刘崇伟担任福建银行总理，可由福建银行“筹借三万元以资应用”。吴

资深面临着经济权益被侵蚀，尤其是许世英传其至公署进行“严切训诫”后，他对当局借口和理由也有所

了解，向农商部提交禀文陈述事由，指出了五个问题： 

一、资深经营五载，迭次存案投资拾余万元，阅尽艰苦，损失无数利权，专心经营此矿，一

旦而为他人所得，按照《矿业条例》，所谓优先权者何在？ 

一、资深等均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人民，何以谓为有碍国权？若以资深等曾与汉冶萍缔结草约

合同，然经取销，有不能以此过去之手续为剥夺矿权之理由。且汉冶萍公司并系中国公司，所谓

关系外交，亦为想象上之语，况草约经取销者乎！若谓防[妨]碍国权，则刘崇伟为蔡法平之内兄，

————————————— 
①《许世英关于福建永安铁矿公司归并永德安公司办理情形密电（1915 年 8 月 12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

辑，《工矿业》，档案出版社，1991，第 6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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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蔡法平则为台湾人林熊征之表叔兼管事，岂不更有嫌疑乎？何以刘崇伟名义反不防[妨]碍? 

一、若谓铁矿收归国有，则一般人民均不得享此矿权，何以刘崇伟等则可得此矿权，而资深

等反不可得？同为中国人民，何以轩轾至此？ 

一、若以资深所呈公文手续不完全，则资深第三次所呈之禀稿及公司章程等件，均系福建巡

按使公署实业科先为改正，始行呈送。原稿均在，可资证据。 

一、福建许巡按使屡次令资深借用刘崇伟等七人名义，逮资深到省接洽，则刘崇伟已云自有

矿权，并非借用，似此情形，令人莫解。 

一、资深所绘矿图，其耗费数月之光阴，始得竣事。何以刘崇伟等著手不及一个月，并未闻

其派人测绘，而竟有图呈部，并邀部准，且与资深所经营之矿区图相同。① 

1915 年 12 月 14 日，永德安公司代表林长民向农商部申请增减禀请人，修改原来的公司章程。7 名禀

请人中王重成退出公司发起人之列，新增吴资深、郑复和黄仲开三人。林长民禀文解释了更改原因： 

资深、复、伸开三人自愿加入禀请人之内，王重成一人因有别项事业不能兼营该矿，自愿脱

退。资深系各该矿区地面业主或经手租借，与复、仲开向在各该处规划开矿事务历有年所，此次

帮同测绘煞费经营。长民等公同商酌，得资深等加入，于采矿进行大有裨益，王重成别任他事，

实有不得已情形，应请听其辞退。② 

从更改的实际效果而言，吴资深申诉起了一定作用，“自愿”只是客套说辞。吴资深邀请了居住在鼓

浪屿的两位投资人参加，以增加在公司事务上的发言权。郑复为“原籍福建思明县，现住厦门鼓浪屿”，

黄仲开为“原籍福建晋江县，现住厦门鼓浪屿”。郑复的身份现因资料缺乏，无法深究。黄仲开则有可能

是印尼泗水的华侨③，他与华侨资本家黄仲涵等应为同一宗族。双方同意合作开发，但对章程进行了大幅

度修改，林长民对此有具体说明： 

前禀所呈公司章程第三条各矿区面积，经详细测量，略有异同，应修正载明确数。第四条规

定办事处拟改设北京，以资接洽。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因公司资本较大，原定章程议决权过

于琐碎，应稍加扩充。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公司总协理、董事、监察人等被选举资格，原定章

————————————— 
①《吴资深陈述安溪等县矿权被夺恳请维护致农商部禀》（1915 年 10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泉州市地方志编委会、鲤城区地方志编委会编：《民

国时期泉州地区档案资料选编》，1995，第 198—199 页。 

②《永德安煤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林长民等陈报增减禀请人并附送修订公司章程等件禀》（1915 年 12 月 14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

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档案出版社，1991，第 609 页。 

③ 1896 年 Vereeniging Tjoe Soen Hin Ong 子孙兴旺[祖祠][丧葬基金会，由黄仲开（Oei Tiong Khai）和其子所建，旨在维护他们的父亲及爷爷黄文晓

（Oei Boen Hiau）的第 15 号墓地，（见 1896 年月 24 13《爪哇报》）]。引自周南京编：《努山塔拉华裔纵横》，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1，第 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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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太宽，应加限制，第三十一条但书及第四十二条关于地面业主特加优待，赢利改三十份分配。

理合更正，并详缮章程，添具安溪潘田乡、羊稠坑、绮阳乡三处矿区详图各五纸，申请大部重加

核准换给执照，以资遵守，再依《矿业条例》第五条禀请人应推定一人为代表，兹经公同推定长

民为代表。又永春坑乡山矿区图，大部业经存案，安溪大磜山、湖上山、五阆山三处煤矿图现正

测绘，容再续禀合并声明。① 

林长民任袁世凯立法机构参政院代理秘书长，协助院长黎元洪审议重要政务。1915 年任徐世昌国务院

参议、法制局局长，后任众议院议员兼进步党政务部长。②他担任永德安公司的代表，避开了刘崇伟前此

与吴资深产生的矛盾，同时具有权威性。不过从陈述的内容看，也是在北京经过一番谈判才达成共识的。

林长民和吴资深签订了《永德安煤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与地面业主合约》： 

立合约字人永德安煤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林长民（以下单称为“甲”）与永德安公司禀请人兼

矿区业主吴资深（以下单称为“乙”），因禀请开办永德安煤铁股份有限公司，中间所定矿区地面：

一为安溪县感得里潘田乡盘山铁矿，一为德化县尤中里绮阳乡狮形山铁矿，一为尤中里上丰乡羊榈

坑铁矿，一为永春县三都内坑乡山母后铁矿等处，乙系业主，自愿由公司开采，特订条件如左： 

第一条 甲承认公司以后得利除股息及各用外，抽出三十分之二分作为业主之获益，公司发

达，股东红利过二分以上时，再行请求股东会酌量增加，听凭公决。 

第二条 公司禀请之前，乙因调查、测绘等用已费银十二万大元正（乙自宣统三年起迄今所

有请矿师、工程师查勘区及工程师测绘矿区路线暨预备禀请各项费用，其他旅费并事务所人员薪

给各杂费等，但矿山价不在内，计费去银十二万三百余元）。甲承认于公司第一次开正式股东会

时报告各股东，要求将此款作为股本或由股东公认偿还，自立约之日起算，每月行利七厘（每百

元每月七角）。 

第三条 本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甲为主任。在厦门设立事务所，乙为主任，其事务随时

商同办理。事务所用费一切由乙先行筹垫，其数目随时与甲商定支付，将来偿还或作股本亦照前

条办理。办事处、事务所于正式开股东会时再定存废。 

第四条 甲、乙所共禀请之矿区系乙经手租借者，租约中一切权利义务于正式开股东会时，

甲承认报告各股东，听股东会公决，由公司继承之。 

第五条 上记之矿区不得别让或转租与他人。 

第六条 乙因规划经营此项矿业多年，所受损失及冒险，甲承认于正式开股东会时报告于各

————————————— 
①《永德安煤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林长民等陈报增减禀请人并附送修订公司章程等件禀》（1915 年 12 月 14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

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档案出版社，1991，第 609 页。 

② 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 20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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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公同酌议慰劳。以上合约字共六条，写成三份，禀请农商部存案，以一份存部，其余二份

甲乙各执一份。 

永德安煤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林长民[印] 

永德安公司禀请人兼矿区业主吴资深[印] 

洪宪元年正月三十一日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书不同于现代合同，它是一份带有传统契约性质的合约，并内容不在于明确双

方权利和义务，而是确认吴资深为矿区地面业主，以公司的十五分之一的红利分给吴资深，作为买收地权

之利。与此同时，将来成立的永德安公司支付前期测绘调查费用以及相关损失十二万元。公司在北京和厦

门两地分别设立办事处。北京事务所设在崇文门内沟沿头，即林长民住所，由他担任办事处主任。厦门事

务所设在鼓浪屿，由吴资深担任事务所主任，工作地点也在其住所。①合同取消了吴资深的开采优先权，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了部分经济利益。 

为推进公司业务的展开，1916 年 1 月 31 日，林长民向农商部申请为永德安公司提供保护，把公司相

关业务交托给吴资深办理，“现在吴资深业将定期回籍筹划设厂开采诸务，但事属创始，入山勘路恐有愚

民惊扰或土匪窃发之事，并恳大部给发护照交由长民转给该主任吴资深，俾得携照出行，一面恳饬地方官

妥为保护，遇事即由该主任就近禀陈，以资策应，实为公便”②。此事纷纷扰扰，总算有所结果。1916 年

7 月，许世英给农商部总长周自齐报告相关事宜。这些函件说明周自齐与许世英同为皖系官员，如此关心

此案，并且当事人刘崇伟转交他们之间的信函，足以显示当时上下勾结的态势。 

子虞总长阁下：林醒楼、张温竹两君回京，谅已见及。前上函电谅均鉴及。英于本月四日回

署，业经电陈。吴资深现已乐就范围，当不致发生他变。刘崇伟现亦回闽。拟不日召吴来省，俾

与接洽。刘君携回大咨照收，已依照尊意将全案彻底改正。兹将咨陈一件及附件寄陈台鉴，即乞

交部归卷。所有前次咨陈一件及附件等，并乞检还，以便涂销。至矿图尚未绘竣，约旬日当再寄

呈。此次既加入煤矿，则矿照所载与前送底稿当然有所变更。现时大部寄与财政厅之册尚未收到，

容俟到时，即将照内各项填齐，再行录稿寄上，以备大部填入矿照存根。至前送底稿，应即作废，

请即代为销毁为盼。吴商到省后商酌情形如何，届时当再奉闻。是否有当？。③ 

————————————— 
①《林长民陈报永德安煤铁公司订立合同设立公司办事机构并请饬予保护禀》（1916 年 1 月 31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

汇编》第三辑，工矿业，档案出版社，1991，第 615 页。 

②《林长民陈报永德安煤铁公司订立合同设立公司办事机构并请饬予保护禀》（1916 年 1 月 31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

汇编》第三辑，工矿业，档案出版社，1991，第 615 页。 

③《许世英陈报永安与永德安两公司协商归并情形函》（1916 年 7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档案

出版社，1991，第 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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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资深的权益虽然得到了尊重，但他其实无法决定永德安公司的具体事务。1916 年，许世英因与李厚

基发生政治分歧并离开福建后，永德安公司开矿事业也就无声无息了。相关史料记：“林长民等组织永德

安煤铁公司，请采安溪湖上山、大礤山、五阆山等三处之煤矿，然亦因种种关系，未能实现”。①“永德安

公司之预集五百万元为至大，然一经，乃均归失败。民七以后，闽人遂视矿业为畏途，不敢妄谈。”② 

四、结  语 

福建潘田铁矿因优质矿藏引来众多的势力参与了矿业开采权、勘探权、使用权争夺，夹杂有华侨、台

湾巨贾、官僚大买办商人、福建士绅、地方社群、日本势力以及政府官员的明争暗斗，各种势力交织在一

起，产生了复杂的资本博弈和政治角力关系。不同资本形态的背后就是各种的不同利益集团，他们所动用

的权势资源也极为多样，诸如民间社会的产权登记、法律政策的约束力、地方势力的人脉网络，以至于国

外政治军事力量。这不仅反映出现代工矿企业创建的艰难，而且也折射了地域社会的复杂关系，其内涵已

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而与社会政治有了密切联系。潘田铁矿的矿权纠纷、资本博弈和政治角力说明，中

国近代企业，尤其是资源型企业，它的成长过程极为复杂，远非单纯的经济制度或技术条件可以单向予以

说明的，还要充分考虑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度环境，地域社会内部的商人与官绅的博弈，以及传统势力与

近代资本的种种斗争。 

————————————— 
① 胡荣铨：《中国煤矿》，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第 430—431 页。 

② 全国矿冶地质联合展览会编：《全国矿业要览》之《福建省矿业概况》，1936，第 691 页。 


